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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神木大保当汉画像石雕刻艺术的表现手法

邱　楠

（西安工程大学 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陕西 西安７１００４８）

摘要：以陕北神木大保当画像石为立足点，分析和整理其雕刻手法及技艺，并对其雕刻技艺所表

现出的方法和规律进行归纳与总结．使这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展现出更为全面且多样的自身风貌，
以期对现代造型艺术的创新与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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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汉代的画像石，是我国历史文化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也是汉

代图像造型艺术的典型形式．汉画像石是附属于墓室与地面祠堂、墓阙等建筑上的雕刻装饰［１］，其作为祭

祀性丧葬艺术品，乘厚葬之风、跨两汉之界、造民族之魂，正如鲁迅先生评价画像石所指出的———“深沉雄

大”之感，是中国汉代丧葬礼俗中形成的独特的艺术形式．”
汉画像石是由称作“师”的石工和被称为“画师”的画工共同完成的，因而它的制作实际上包括了雕刻

和绘画两种技法［２］．但是，由于色彩难以保存，人们见到的画像石往往仅成了雕刻作品，进而将其制成拓

片，供人玩味、探究．从２０世纪初期开始，不少专家学者对汉画像石的雕刻技法进行过分类和研究［３］．由于

各家所依据的分类原则不同，造成各种雕刻技法的名称各异，同一雕刻技法，各家的叫法也不一致．直至

２０００年，由信立祥先生著述的《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３］一书中，将汉画像石的雕刻技法归结为线刻和浮

雕两个大类，其中线刻类细分为阴线刻、凹面线刻和凸面线刻３种类型．浮雕类也细分为浅浮雕、高浮雕和

透雕３种类型，成为了现在普遍遵循的雕刻技法表现形式．
在大保当出土的画像石中，雕刻技法多样，技艺精湛，与其罕存的彩绘相互衬托、互为升华．近年来文

献［４－６］对陕北神木大保当画像石的彩绘艺术、文化内涵以及在特殊地域环境中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细

致的分析．为了全面地表现大保当画像石成熟、精湛的表现手法，灵活多样的雕刻语言，本文分析并归纳出

大保当画像石的雕刻手法及雕刻技艺，得出汉代大保当画像石不仅体现了汉代艺术粗犷、豪迈的雄大之

气，以形就势、随势化韵的意味，而且显示出汉代艺术的雄强扩张和楚文化放浪不羁的双重浪漫特征．

１　大保当画像石雕刻手法

大保当汉画像石其图像的造型方式都是将物象以外的余白面削低，以减地表现，使物象呈平面凸起的

形式存在．其物象凸面可分为３种表现形式：（１）凸面阳刻，即物像以外减地，物像细部不用刀刻，而用墨线



勾勒；（２）凸面线刻，即物像以外减地，物像细部以阴线刻表达；（３）凸面阳刻与线刻结合，即物像以外减地，
物像细部用阴线刻和墨线勾勒结合的方法．其减地手法亦可具体体现为凿成麻点纹，凿成条纹，铲地打平

等３种．其中，物象凸面的表现形式与减地手法在不同的画像石上互相交织使用，使大保当画像石图像造

型艺术的雕刻手法呈现出多样性与丰富性．
根据以上的形式划分，结合对１９９６年至１９９８年神木大保当所出土的６０余块汉画像石余白面的处理

手法和图像细部表现方法的逐一分析、研究，本文将大保当画像石的雕刻技法归为３种类型７种表现形式

（如图１）．（因２０１１年第１２期《文物》杂志中所发表的《陕西神木大保当东汉画像石墓》一文中，所提到的

于２００８年秋季，大保当老米圪台城址东南三座汉墓中新出土的１０块画像石并未在其发掘简报中以照片

形式展现其艺术全貌，故本文未将此次出土的画像石列入研究范围之内．）

大保当画像石像造型艺术的雕刻手法分类

第一种类型：凸面阳刻类
凿点纹减地凸面阳刻｛铲地凸面阳刻

第二种类型：凸面线刻类
凿点纹减地凸面线刻｛铲地凸面线刻

第三种类型：凸面阳刻与线刻结合类

凿点纹减地凸面阳刻与线刻结合

凿条纹减地凸面阳刻与线刻结合烅
烄

烆

烅

烄

烆 铲地凸面阳刻与线刻结合

图１　大保当画像石雕刻技法的表现形式

１．１　凸面阳刻类

（１）凿点纹减地凸面阳刻　凿点纹减地凸面阳刻，即将余白面为减地时留下的细密点状凿纹，物像细

部不用阴刻线条，而由画工用墨线来描绘的技法．这种雕刻方式所刻画的物像内容，其画面的主题形象动

态塑造，完全依赖于轮廓线的定位表达，将凸面与减地，平面的凿点肌理分割开来，形成极强的对比效果，
使物像呈现出极富节奏感的剪影式团块，体现出独特的造型艺术与动势表达．这种技法在大保当汉画像石

图２　凿点纹减地凸面阳刻（以 Ｍ１门楣局部为例）

的雕刻技法中运用较多，为人

们提供 了 全 面 认 识 陕 北 汉 画

像石，尤其是这种个性鲜明并

在陕北 画 像 石 中 占 主 导 地 位

的汉画像石表现技法的机会．
图２为 Ｍ１门 楣 上 栏 涉 猎 图

局部，骑猎者张弓引满弦俯身

追射两只飞奔之鹿，鹿以墨线

勾勒，身上有黑色斑纹，其中一鹿身涂红彩滴，表示已经中箭受伤．骑猎者左上方刻猎鹰捕兔，猎鹰羽毛以

墨线勾绘，正弓背欲擒爪下野兔，形象生动，趣意盎然．骑猎者后随一鹿一狐，皆负伤亡命，鹿在奔跑中惊眸

回首，十分传神．用凿点纹减地凸面阳刻的表现手法，动态拙朴夸张，呈现出古拙大气的艺术效果．余白处

大面积布满细密的凿点，规整、紧凑，营造出涉猎场面紧张、刺激、扣人心弦的氛围效果．与物像凸面的剪影

动势形成强烈对比，突出了射猎者势在必得与四周猎物慌忙逃窜的画面场景．

图３　铲地凸面阳刻（以 Ｍ９门楣局部为例）

（２）铲地凸面阳刻　铲地凸面阳刻，是将余白面铲地

成平面，物像细部不用阴刻 而 用 墨 线 勾 勒 的 表 现 技 法．此

种技法与第一种的区别就在于余白面的处理方式．这种技

法，主要在东汉中晚期流行于汉画像石的第三分布区即陕

北和晋西地区［３］．减地的平面处理相较于凿纹或凿点的方

式，更能体现出主题物像的 强 烈 剪 影 效 果，尤 其 在 制 作 成

拓片之后，余 白 中 大 面 积 毫 无 墨 痕 显 现，使 物 像 清 晰、简

洁．如图３，Ｍ９门楣左栏车马出行图局部，图中一辆轺车，
二马挽车，其 中 一 马 昂 首 奋 蹄，另 一 马 回 首 嘶 鸣，姿 态 矫

健．铲地凸面阳刻的表现方式，使物像的造型更为简练、生

３３３第３期　　　　　　　 　　　陕北神木大保当汉画像石雕刻艺术的表现手法



动，在观者的眼前显得更为凝练，把全部的视觉焦点投向了主题物像的造型艺术之美．

图４　凿 点 纹 减 地 凸 面 线 刻

（以 Ｍ１８左门柱局部为

例）

１．２　凸面线刻类

（１）凿点纹减地凸面线刻　凿点纹减地凸面线刻，即将余白面为减地时

留下的细密点状凿纹，物像细部用阴刻线条表达的技法．此种方式在大保当

汉画像石中仅以 Ｍ１８左右门柱及门扉中出现．如图４，此为 Ｍ１８右门柱下部

一奔鹿的形象，此鹿向左侧惊慌飞奔，余白面及物像眼睛、嘴巴及鹿身斑纹均

以阴线与小麻点表示．体现出鹿受惊飞奔的紧张气氛．
（２）铲地凸面线刻　铲地凸面线刻，即将物像外的余白面铲低成平面，使

物像主题平面凸起，物像细部用阴线刻表达．如图５，Ｍ２０右门扉局部中所表

现的朱雀与铺首衔环形象．朱雀振翅展羽，昂颈腾足，顶翎后扬，翅膀蓬张，尾

作三枝，墨线和细线表现羽毛，兼施朱彩．朱雀的喙、眼均阴刻而成，内涂以朱

图５　铲 地 凸 面 阳 刻

与线刻结合（以

Ｍ２０右 门 扉 局

部为例）

色．其下刻绘铺首衔环，山形宽额，双耳平张，阴刻表现耳廓．独角竖立，作桃形．圆唇

厚舌，方颌獠牙．眼、鼻、嘴均以阴线涂彩表现．凿地方式突出物像造型，物像中所施

阴刻位置，多在神兽五官神态之处，面线结合，主题突出，表现其威严，以起到震慑效

果．
１．３　凸面阳刻与线刻结合类

（１）凿点纹减地凸面阳刻与线刻结合　凿点纹减地凸面阳刻与线刻结合的雕

刻方式，即物像细部运用阴刻线条与墨线勾勒穿插交替的表现技法，余白面为减地

时留下的细密点状凿纹．这种方法突出体现了画工对画面主题形象所要传达出的意

境的把握．阴刻线条与墨线勾勒结合使用，使 人 们 看 到 了 经 过 细 致 考 量 后，技 法 纯

熟、经验丰富，极富艺术表现主动性的画面效果．如图６，此为 Ｍ１左门扉中铺首衔

环的形象．铺首兽头形，山形独角，双耳，怒目贲张，衔环暴齿，方舌外露，方颌，颌下

垂三绺须．兽头眉、鼻用阴刻线条，耳及角上用朱彩绘三角形，赤眼墨睛，须涂墨彩，
面部黑线旋涡纹表现肌肉．衔环粗壮厚实，以黑红曲线彩绘．细密的凿点纹减地所形

成的肌理余白，突出了铺首衔环的主题形象．物像眼、眉、鼻采用阴刻线条，使神像五

官突出，充分体现出其威严怒目，表现震慑、不可侵犯之感．而衔环之上，以黑红曲线

彩绘表现的线条方式，将装饰形态与主题阴刻线条明显区分开来，主次分明，体现出

二维空间之上线与面的合理表达．

图６　凿 点 纹 减 地 凸 面 阳

刻 与 线 刻 结 合（以

Ｍ１左 门 扉 局 部 为

例）

（２）凿条纹减地凸面阳刻与线刻结合　凿条纹减地凸面阳刻与线刻，即图

像细部用阴刻线条与墨线勾勒结合来表现，余白面为减地时留下的细密平行凿

纹．此种技法在大保当汉画像石中所凿条纹分别呈横向、纵向以及斜向走势，基

本在突出物像形态的基础上，根据墓门构件的体态造型而定，如在横幅的门楣之

上，余白凿纹呈横向略带小角度斜纹走势，以体现画面舒展，具有显著的拉伸之

感；处于体量窄高的门柱之上，凿纹又呈现出纵向排列之势，体现出画面修长、物
像由上至下贯穿之感；而在门扉之中，凿纹多成横向略带小角度斜纹表现，将朱

雀、铺首衔环、青龙或白虎等神兽形象满版刻于门扉之上，配以横向凿地条纹，体
现出一种横向的外延张力，表达了门扉之上物像不甘于狭小的空间，体态与神力

的向外扩张．如图７，Ｍ１６右门柱左上栏中，蔓草纹与祥禽瑞兽穿插的图像造型．
自上而下，鸾鸟昂首翘尾栖于枝头；苍龙瞠目吐芯，仰天长啸；雄狮作下山势，鬃

毛倒竖，翘尾腾足，张口暴齿，怒目圆睁；神鹿昂首静立，神情安逸．祥禽瑞兽均以

墨线勾勒细部配以神情的阴线刻表达，并施以红蓝相间的色彩，加上与蔓草纹行

云流水线条相呼应的纵向凿纹，使整个画面色彩缤纷、生动流畅．
（３）铲地凸面阳刻与线刻结合　铲地凸面阳刻与线刻结合，即将物像外的

余白面铲低成平面，物像细部用阴刻线条与墨线勾勒结合来表现的技法．阴刻技法与墨线描绘交替使用，

各尽其责，表现出画工的高超技艺．图８为 Ｍ２０右门柱局部物像，上部的重檐阙，檐部以斜线阴刻表示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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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凿 条 纹 减 地 凸 面 阳 刻 与 线

刻结合

（以 Ｍ１６右门柱局部为例）

脊．阙下立柱上承斗栱．其上庑殿顶望楼，二层的周围平刻卧棂式栏干，栏

杆及檐部均加施红彩．望楼内端坐一人，作瞭望状．面部以墨线勾勒，冠饰

不清．一门吏博带束腰，弓腰拥彗，立于阙下．彗柄较长，与左边单立柱在视

觉上形成平衡，独具匠心．画面中铲地凿底突出物像，重檐阙上以阴线刻绘

结构，突出了以建筑为主体形象的画面．而阙中人物面部采用墨线绘制的

方式，表现出人物位居高远不清，从而模糊难以辨认．体现了在二维平面之

中表现三维空间的立体效果．

２　大保当画像石雕刻技艺

根据刘宗超先生的观点，汉代的造型艺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

为汉代造型艺术的初期（西汉初期７０年左右）；第二个阶段，汉代造型艺术

的建立与发展阶段（西汉武帝时期至东汉章帝时期）；第三个阶段，汉代造

型艺术风格的完善期（东汉和帝时期至汉末）．这其中第三阶段是汉代造型

艺术完全成熟与高度发展的时期［７］．从大保当汉画像石的考古发掘中，可

以见证的时间段正处于上述第三阶段，即汉代造型艺术的完善期，属于汉

画像石发展的成熟与高峰时期，无论从雕刻手法上还是彩绘技术上，都达

到了较高的造诣．而这种雕刻技法中所显现出的艺术手法与艺术特色与它

所附着于的石材载体属性是分不开的．

图８　铲 地 凸 面 阳

刻 与 线 刻 结

合 （以 Ｍ２０
右 门 柱 局 部

为例）

石材作为汉画像石艺术重要的依附载体，其物理特性成为了工匠们在进行艺术创

作时首先需要考虑的基本因素，顺应其属性的局限，发掘其材质美感，使它直接影响到

雕凿时选用的技法、手段、产生的画面效果，乃至选取同类石材所产生的整体造型艺术

风格，从而创造出符合所选石材属性特色的艺术效果．将制约中的被动转化为创作中

的主动．一般来说，汉代的画像石都是就地取材，由于各地区石材的成分和质地不同，
采取的雕刻技艺和手法也略有迥异．汉画像石主要的石料有两种：一种是石灰岩，俗称

“青石”，石质较细，硬度也较高，打平磨光后呈浅灰蓝色或灰白色．另一种是页岩，因有

沙粒成分打平后石面较粗，俗称“砂石”，呈淡褐色．砂石较松，不适于刻细线，画面多为

块面或较粗的线［８］．
陕北神木大保当汉画像石的石材正是这种不易细作、质地粗犷的页岩．石材的局

限使得对精巧细微之处难于表现，从而形成了图像更为厚重大气、古朴凝重的剪影之

感，加之运用墨线与色 彩 来 体 现 细 节，手 法 丰 富、多 样，产 生 出 独 特 的 艺 术 表 现 力．因

此，才形成大保当画像石如此独特的雕刻技法．
在大保当大量画像石艺术作品中不难发现，以上雕刻技法３种类型７种表现形式

的使用正是艺术创作者扬长避短、大巧似拙艺术表现精髓的集中体现．
其一，由于石料的天然性质，质地粗，且不易追求细节，在雕刻时就需要特别的谨

慎，不能由于材质的原因而导致雕刻的失败和损坏．同时也体现了当时的雕刻水平．其

二，在减地过程中，新增了凿点纹，不仅丰富了物象减地的方法，而且在石材天然性质

的处理上，雕刻过程中能尽可能地减小石材的震动损坏，大胆的运用了不规则肌理效果，丰富了画面内容．
其三，巧妙地隐藏石材的自身缺陷，以面的形式为表现主体，注重体量的塑造．体现汉代深沉雄大的朝代精

神和艺术表现形式．由此，通过对大保当汉画像石所表现出的成熟精湛的雕刻技艺的分析可以看出：
（１）在当时的生产力状况下，对雕刻对象进行艺术创作中关于技法的考量，已经体现出多样性与统一

性的和谐之美，整体性与局部性的共存之意．在表现同一墓门构件过程中多种雕刻方法综合使用，结合石

材物理特性，整体把握画像石所要表现的内容题材和造型特点进行艺术创作，使物象表现更加生动、丰富，
具有更高的艺术价值和观赏价值，体现了古人的艺术创作精髓．这种科学的设计思维值得我们学习和深入

研究．
（２）由于大保当画像石所采用的石材质地粗糙且不易雕刻，受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工具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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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人民因材施艺，巧妙地运用不同的雕刻手法弥补了这一自然条件的不足，刻画结合使画面更加生动和

具有艺术感染力．才使我们今天看到了如此精美的汉画像石艺术品，这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和历史留下

的宝贵财富．
（３）生产工具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发展和生产力水平．在当时特定的生产状况下，具有代表性的

艺术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并体现一定的社会文化．

３　结束语

一个时代整体艺术水平的提高对特定艺术品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正是因为有了各种艺术品、艺术表

现力的提升，才真正意义上说明了时代的进步与发展．这种进步和发展不仅是社会和历史的反映，同时这

种时代性艺术品艺术成就的辉煌与该地特殊的自然地理以及人文环境是紧密相连的．本文从大保当画像

石的特点、雕刻手法的基本定义、各种雕刻手法出现在墓室构件中的位置以及相似图形的处理手法分析，
得出艺术水平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客观规律，以及受到同时期不同区域风格的相互影响．根据

考古学对墓葬存在时间的分析推算，下一步需要研究的内容是对各种手法运用的时间做出推断，为研究对

象的深入探讨提供参考．另外，大保当地处偏远的毛乌素沙漠，如此精美的的汉代遗珍在这里出现，让人不

禁感叹．这也是先辈们对文化与艺术精神的追求和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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